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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從紐約飛往上海的飛機在太平洋的平靜的飛著，由於已是入夜，飛機裡也是靜悄悄的，偶爾有些乘客的夢話才會打破這寂靜。



而在飛機的頭等艙裡又是另一番的景象，偌大的頭等艙僅有一男一女相擁在一起，雖已是凌晨時分，二人確毫無倦意，有著無數的話說不完。



這二人已是結婚三年的夫妻，男的叫司馬宇，乃是國內首富司馬家的長孫，儀表堂堂外加1．78米的個子，自然是走到哪裡都會吸引無數的少女尖叫。



而他旁的美女也是萬中無一，身高足有1．62米，修長的美腿加上迷人的蜂腰，絕對乃是人間少有，更不用說她那絕世的容顏與一頭飄逸的長髮了，她就是司馬宇的妻子柳旋儿了，二人在一起郎才女貌，怎能不叫人說是天作之合呢？



只是此時司馬宇的臉上彷彿有著無限的感傷，躺在他懷裡的柳旋儿微笑著說：「小弟弟，姐姐漂亮吧？」



「什麼啊，妳就不能正經叫句老公啊，我也僅僅是比妳小半個月而已，老這樣叫我，以後夫綱何在啊！！！」



司馬宇詳怒道，但一提起「以後」二字，司馬宇剛剛笑起來的臉又一次的沉了下去。



柳旋儿彷彿知道他怎麼了，又開口說道：「怎麼了，是不是捨不得姐姐了啊？整天說要吃我這吃我那的，真的要吃又捨不得了麼？還是我年老色衰，肉也難吃了呢？」



司馬宇也知道她在打趣，慢慢的說：「旋儿，咱不回了吧，我不吃了，真不敢想以後沒妳我會怎麼樣啊，咱們下了飛機就飛回紐約去，以後再也不回來了」



柳旋儿確撫摸著他的胸脯說：「你個小壞蛋，把我引進門來就不管了麼，是誰引誘著我看《婬女三吃》來？是誰天天用他那高超的ｐｓ技術把人家又燉又煮啊？好不容易下決心把自己獻給你，你卻不吃了，你要不吃，我就把我賣了去，相信憑姐姐的絕世容顏怎麼也能上了國宴吧？哼！！！」



「總是說不過妳，也不知道奶奶知道這個消息後會高興成什麼樣子，都八十歲的人了，還是那麼貪吃，這次不知道又想吃什麼了，記得當初吃姨娘的時候奶奶可是費盡了心思呢！都十年了，估計奶奶都想壞了吧」



「我也不知怎麼呢，反正現在好期待呢，不過應該不會烤吧？畢竟牙不好了」



「誰知道呢，不過肯定不會像國外那樣僅僅是烤一烤的，沒深度，讓我再想想吧—— 」



「旋儿，妳怎麼了？怎麼底下濕濕的啊，難道又？」



「討厭死了，就會欺負人，絕對不理你了」



不一會，不安分的柳旋儿早已經忘了剛才說過的話，紅著臉悄悄道：「色弟弟，吃姨娘那會的事你還記得嗎？給我講講吧？」



司馬宇白她一眼：「我這人記憶力不好，十年前的事早就忘了，不過如果有人能叫句好老公的話說不定我一激動就想起來了……」



「好老公，好老公行了吧，就知道欺負姐姐」



「……」



司馬宇無語，對於他這個時而妻子時而姐姐時而又像個小妹妹的老婆他能怎麼樣了？



想他司馬宇不到三十歲便在國際金融叱吒風雲的司馬宇卻對自己這位愛妻一點辦法也沒有。



「好了，好了，給您老講講吧，記得那是十幾年前，父親娶了一房小妾，已經３０歲了，正是女人一生裡最美的時候，她也無愧於美女的稱號，賢慧的母親與她的關係很好，一時間，家裡也是其樂融融的。



不知不覺就這樣過了三年，姨娘在父親的滋潤下也更加的美麗與成熟了，可是三年來，姨娘卻沒有給司馬家再生個孫子，雖然姨娘她很是賢慧孝順，奶奶和當時健在的爺爺也很喜歡，但妳知道，凡嫁入司馬家者，三年不孕，煮之眾人食，以戒後人，這可是司馬家首任家主定的頭條家規，千百年來雖然有很多家規停止執行了，但作為首條家規確實無人敢動的，在族譜上，共有８６個司馬家媳婦被執行此家規。別人嫁到司馬家都是搶的生了，妳倒好，專門不生，恐怕妳是第一人了……」



「好了好了，快點講吧，就會吊人家胃口，跟那個飄揚的雪一樣，這麼久不更新，也不知道還能不能看到結局，我最喜歡雪在燒了（客串，客串，大大別怪啊，趕快更新吧）。」



「放心，以後更新了我會在夢裡給妳講的，繼續說我姨娘的事情吧：



姨娘嫁入司馬家，這條家規她自然知道的，自己三年未孕，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心裡也有準備了，雖有些害怕，但還不至於崩潰，靜靜的等待那一天。



該來的還是來了，在奶奶70大壽那天，酒宴過半，姨娘給奶奶敬酒，奶奶喝過酒後，看著她說：」芷雨啊，妳嫁入我司馬家已滿三年了吧，雖妳賢慧孝順，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好女人，但無奈妳沒有給司馬家生下一男半女，家規如山，我也沒法偏袒妳，妳看該怎麼辦吧？」



姨娘知道終於來了，不語片刻，下了決心回答：「婆婆所說有理，芷雨深感自己罪孽深重，願受家規懲罰，絕無怨言。」



奶奶點頭稱讚：「不愧是我司馬家的好兒媳，如此最好，半個月後便是宇兒的成人禮，妳便做這宇兒成人的頭份大禮好不好？」



姨娘含羞低頭：「聽婆婆安排。」



奶奶聽了她的話很是滿意，笑著回答說：「放心，我肯定會讓妳風風光光的走的，不會很痛苦，好了，剩下的這段時間妳好好準備下吧，把該辦的事都辦了。」



「是，婆婆「姨娘低著頭答道。



接下來的幾天就是家裡準備我的成人禮了，我是家裡的長孫，而且這次又要把姨娘執行家規，家裡非常熱鬧的。



我也非常高興，沒想到自己的成人禮會收到這麼重的禮物，那個時候雖然聽說過流行吃美女，但自己還沒有真正的體驗過，更何況被食用的還是自己的姨娘，我當然更加的興奮咯。



姨娘那幾天也是深居簡出，除了一家人吃飯的時候露個面，其他時間便與父親待在房裡。



聽奶奶說，姨娘是在接受父親天天對她的滋潤，被男人充分滋潤的女人身上的肉才會變得更加的細嫩美味營養滋補，吃起來才更加的好吃呢！



奶奶還說，這段日子以來，她讓廚娘每天給姨娘做七八頓可口的飯菜，以便把姨娘盡快的催肥好宰殺吃肉。



聽到奶奶這樣的說法後，我也覺得很有道理。



時間飛快的過著，我的生日終於來了，早上我起得非常早，但我起來的時候院子裡的人們已經忙碌了起來。



偌大的院子裡都是忙碌的人們，院子中央早在昨晚便搭起了一個巨大的火爐，上面打著一口直徑足有兩米的大鍋想來那就是姨娘一會的歸宿了。



在離鍋台不到兩米的地方就是處理台了，處理台高一米左右，上面放著一塊寬一米長兩米左右，已經把表面打磨的非常光滑的木板，木板上還有幾道分佈均勻的溝壑，不知道是幹什麼用的。



等到中午的時候，人員已經差不多到齊了，由於那天是我的成人禮，肯定是要先把成人禮辦完的。



大家吃了中午飯，忙的祭拜祖先，又是感謝長輩，又是叩拜老師，禮節繁雜不說，光一身厚厚的古服就能把我壓死。



好在最後在爺爺的最後宣布下這成人禮才終於完成，這個時候也已經下午四點多了，期間姨娘一直沒出現過，想來是在做最後的準備吧。



禮畢之後，大夥就到了院子裡早已準備好的座位上就座，三言兩語著聊的等待精采時刻的到來，看大家的神態就知道大家很是期待了。



過了一會，爺爺奶奶正式就坐，管家張伯正式宣佈道：「執行大典開始，罪婦入場！」



隨著張伯的聲音，姨娘房間的門打開了，姨娘在丫鬟的攙扶下慢慢的走了出來，由於這段日子對姨娘進行了催肥飼養，現在的姨娘已經長得丰乳肥臀更加的白淨肥嫩了，也比平時又更加的漂亮勾人魂魄了。



那天她穿著純白色的旗袍盤起了婦人髮髻，加上由於嬌羞而不敢抬起的頭，我竟然看的痴了。



路雖然不算長，姨娘由於身體豐腴肥胖卻走了很長時間，她走到了奶奶面前，緩緩說道：「婆婆，芷雨不孝，犯下如此大錯，媳婦甘受懲罰，只是以後不能侍奉您老左右，希望您老能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聽了這席話，奶奶非常感動，笑著說：「芷雨妳有這份孝心我很滿意，也捨不得妳走，只是這家規無情，只有委屈了妳了，不過妳放心，咱們有咱祖傳的藥湯，一會妳喝上一碗，就會一點痛覺都沒有！」



「謝謝婆婆，不過芷雨有罪之人，若無痛苦，何來懲戒之說，芷雨甘受這份痛苦，以洗罪身！」



「好，不愧是我司馬家的兒媳，妳放心，我定會讓妳進英女堂的（英女堂是司馬家為了表揚在接受家規過程中表現良好媳婦而設，在處理過後將其頭顱用特殊工藝保護起來供後人瞻仰，到現在能進入的也才20多位）」



「謝婆婆。」



然後姨娘看著我說「小宇，姨娘能作你成人禮的禮物，感覺很高興，姨娘這段日子被催肥了許多，姨娘的這身嫩肉希望你一會要多吃點啊，不要浪費，以後要孝敬爺爺奶奶，父親母親，作個有用的人。」



「姨娘妳就放心吧，我一定不會忘掉妳的，我也不會浪費妳的這身嫩肉的，連一根骨頭都不會浪費的！」我不好意思地說。



最後奶奶說：「好了，該開始了，要不然的話就誤了吃飯的時間了。」



姨娘低頭應允，向爺爺奶奶叩了3個頭後緩緩的向處理台走去。



張伯和兩個丫鬟早已經等在那裡了，見姨娘走來，張伯高聲道：「罪婦入廚，第一道：去衣！」



兩個丫鬟隨後走到了姨娘的旁邊，行了一禮就把姨娘的髮髻打開了，姨娘烏黑的長髮如瀑布般落了下來，美麗的驚呆了每一個人。



隨後在丫鬟的努力下慢慢解開了旗袍的釦子，姨娘在乳罩包裹下的雙峰慢慢的露了出來，雖然姨娘有心理準備，但在眾人面前赤身裸體，還是讓姨娘的脖子都羞得紅了。



最後，姨娘身上最後兩件衣物也脫了下來，終於一絲不掛的站在眾人面前了。



啊！姨娘那個赤條條一絲不掛的的身子，看上去可真丰乳肥臀豐腴肥白啊！



看上去姨娘那身肉可真嫩也非常的營養滋補啊！



太刺激人的食慾了！待會，我一定要多多的吃一些姨娘那身美味的嫩肉呢！



不待眾人繼續欣賞，張伯便接著喊：「去衣畢，第二道：上綁！」



底下等候的兩位家丁拿著棉繩，上去利索的把姨娘雙手狠狠反綁在了背後，雖然動作不是很粗暴，但看得出來姨娘絕對不是很舒服，只是舒服了旁邊看著的邪惡的人們。



「上綁畢，第三道：入台，淨體！」張伯繼續喊道。



由於姨娘已經被綁上了，行動不便，兩位家丁把她抬起來放到了處理台上，這時一個約有30歲的中年男人走上台來。



「這是專門請來的淨體師，聽說很有一套，不過比起今天的大廚麼，就差的不是一點半點了。」旁邊的奶奶給我說。



不待奶奶說完，這個中年男人就緩緩打開姨娘的雙腿，用一個小刀一點一點的把姨娘的陰毛剃光了，接著又是兩個腋窩。



可以說，此時的姨娘除了頭髮外身上在沒有半點毛髮了。



中年人接過助手遞過來的水管後，又拿了個特質的刷子沖刷起姨娘的身體來，看起來很用力，因為姨娘的身體已經被刷子刷的通紅。



姨娘也在他的撫摸和洗刷下雙峰上下起伏，嬌喘連連。



但這還沒完，此時又一個家丁把一盆橙黃色的粘稠半透明液體拿了上來，中年人把液體均勻塗抹在姨娘的身體上，不一會竟然凝固了，聽奶奶說這些黃色的液體可以深入毛孔把裡面的污漬和毛囊都去除掉，這樣才是真的乾淨了，姨娘的身體上除了臉部外都已經覆蓋著橙黃色液體了。



不一會，中年男人看時間差不多了，拿起小刀在姨娘的身體左側和右側的覆蓋物上各劃了一劃，凝固了的覆蓋物自然的分成了上下兩辦，然後在助手的幫助下把姨娘從那個「盒子」裡取了出來。



整個過程，那覆蓋物雖然薄如紙，但卻沒有發生破裂，姨娘絕妙的身材被那「盒子」完美的體現出來，只是苦了姨娘，我看她滿臉的汗珠，想來將毛囊拔出毛孔的感覺一定很痛苦吧！



接著中年男人又用水管將姨娘的身體沖刷了一遍，但沒想到的是他竟然把水管伸進姨娘的肛門裡。



姨娘一驚之下不禁的叫了一聲，隨後有明白過來什麼吧，漸漸平靜了，我看到姨娘的肚子被水灌得有個足球大小後，中年男人才把水管拔出來，隨後又開始擠壓姨娘的肚子，慢慢的，污物被擠出來了。



就這樣，反覆進行了五次對姨娘的灌腸，到最後兩次已經沒有什麼髒物了，饒是如此，中年男人還是來回三次才滿意。



同樣的方法洗了陰道後，中年男人才向人們鞠了一躬後離開，可是姨娘卻被她折磨的沒有半點力氣了。



張伯見中年人離開了，知道是淨體也結束了，於是快步的走上前去喊道：「淨體結束，第四道：開身！有請劉正陽，劉大師！」



一聽劉大師的名號底下眾人都是倒吸一口涼氣，劉大師，那可是中華秀色第一大師啊，如今便是國宴也只是由他的徒弟動手，沒想到司馬家竟能請到他老人家，真是不枉此行啊。



躺在處理台上的姨娘聽到張伯的話知道自己的最後時刻已經到來，不禁緊張了起來，後來聽說是劉大師處理自己，心裡有別是一般滋味，閉上自己的眼睛等待著。



劉大師帶著自己的徒弟走到了處理台旁，環視周圍眾人後目光放在了姨娘身上，一看彷彿吃了一驚，再在她身上幾處地方一摸，不禁讚道：「老夫一生閱女無數，但若論起食材來，超過此女的不足三人，想不到老夫垂暮之年竟能遇到如此好的食材，真是有幸有幸啊！」



隨後向旁邊的徒弟說：「開始準備吧」



他徒弟聽到後，將姨娘扶的做起後去了姨娘身上捆綁的繩子，又將姨娘平放在處理台上，然後從自己帶的工具裡取出了三條寬１０厘米左右，足有三米長的帶子，三根帶子分別綁在了姨娘的香肩處、臀部、小腿部，而後又將帶子與處理台固定，這樣，姨娘在台上無論怎麼掙扎都不會移動半分的，這也保證了一會處理的時候不會出現意外情況。



見準備的差不多了，劉大師對躺在台上的姨娘說：「姑娘，老夫做菜有一習慣，為了保持新鮮，菜不下鍋，絕對不能讓食材斷氣，數十年了一向如此，故姑娘要多受些痛苦，老夫獨創一套點穴手法，能封住妳部分靜脈，可也只能減妳六分痛苦，今天這道菜更是複雜，忘姑娘妳多多忍耐啊。」



「大師放心，我會儘自己最大的努力的，請您不要擔心。」姨娘說道。



「如此甚好，那我就開始了。」



說罷劉大師在姨娘身上的不同穴位上迅速的點了１２下，其身後的徒弟把一個一尺見方的木箱子搬了上來，打開箱子，竟有足足３６把樣式大小各不相同的刀。



劉大師從中選了一把五寸左右的開膛刀，在姨娘的身上用手一量，便從姨娘最後兩肋骨的接口處往下劃出一道口子來，足有三十厘米長，我看到姨娘緊咬著自己嘴唇，頭上的汗一滴一滴的往下滴著，雖然已經去了六分痛苦，但剩下的依然讓常人無法忍受的，姨娘能這個樣子已經相當的令人稱奇了。



劉大師這時已經把姨娘的兩片肉慢慢打開，清理著裡面的脂肪層了，由於姨娘的腰本來就非常纖細，脂肪也沒有多少，片刻就清理完了。



劉大師這時候又是一刀將最後的一層隔膜劃開，姨娘的內臟便露出來了，姨娘閉著眼睛喘著氣，也許是已經適應了疼痛了吧，反而顯得不那麼痛苦了。



這個時候，劉大師換了把鉤刀開始取內臟了，先是把腸子，然後是胃，子宮，陰道等等，足足花費了２０多分鐘，換了１５把刀，才把姨娘的內臟掏的差不多了。



只剩下心臟和肺葉沒有拿出來，其他的部位都已經交給他的一個徒弟做配菜去了，由於劉大師技術很好，控制著姨娘沒有出太多的血，看得出來姨娘還是很有精神的。



接下來，劉大師拿了把大號的刀，轉瞬間竟把姨娘的一雙玉腿從姨娘的大腿根處卸下了，姨娘發出一聲驚呼，等到反應過來的時候，一雙玉腿早已經擺在了她眼前。



此時，司馬家的家丁已經把旁邊的火爐點燃了，爐上的銅鍋裡的的水也馬上就要開了，劉大師的徒弟把一袋袋配好的調料倒了進去準備熬湯料了。



而處理台上劉大師拿起水管把姨娘的腹腔內洗乾淨後把他自己帶的醬料均勻塗抹在腔內，他旁邊的徒弟已經把一雙美足從姨娘的玉腿上切了下來，然後把玉腿切成一片一片的。



待他切完之後，把肉片統統浸泡在自己旁邊的醬料中，劉大師看到準備的差不多了，便向著姨娘說道：「姑娘，下面我要放血了，不過放心，由於我的點穴手法，便是放血後妳最少可以堅持一個小時的，不會影響肉質的。」



姨娘這時候或許是因為疼痛，或許是無力了吧，只是點了點頭。



劉大師看到這樣，便把剛才切斷姨娘玉腿時封住的穴道解開了，血液隨著破裂的血管洶湧的流了出來，過了幾分鐘，血液漸漸的少了，等一會就一滴也不留了，劉大師深提一口氣用手掌在姨娘肩部一震，姨娘體內最後殘留著的血液也排出來了，排出的血液順著處理台上的溝壑流到了下水道裡。



這個時候，劉大師又從他的刀盒子選了一把小刀深入到姨娘的體腔內，隨著姨娘痛苦的表情，姨娘身上最後的兩樣內臟被取了出來，姨娘此時雖然沒有了心肺，但依然可以看到姨娘的臉上紅潤，精神也還沒有萎靡，這劉大師果然有一套的啊。



劉大師把取出的心肺給了徒弟，接著又把醬料塗抹在剛才沒有塗抹到的地方，然後從另外一個醬料盆裡把剛才切片的大腿一片一片的放了進去，整整齊齊的排列在姨娘的腹腔裡，最後把姨娘的一雙玉足放到正中間，姨娘的體腔內正好裝下還略有空餘。



此時他的徒弟遞上了已經準備好的針線，劉大師認認真的的縫合起來，但卻不是縫合肚子上的裂縫，而是縫合姨娘的陰道與肛門了。



我剛有疑問，卻見他的徒弟端過一盆從一個小火爐上熬出來的白色湯料，劉大師拿起勺子一勺一勺的往姨娘肚子裡灌，直到湯料充滿了剩餘的空間，然後劉大師才滿意的將姨娘的腹腔合住，小心翼翼地開始縫合。



當縫合完成時，姨娘的腹部除了一條紅線之外再也看不出與平時有何區別，更神奇的是那麼多東西填充在姨娘腹腔裡竟然身材沒有走樣，我不僅對劉大師佩服之極。



姨娘以為已經完成了，睜開眼睛看了一眼劉大師，劉大師看她一眼彷彿知道她的意思，笑著搖搖頭，緊接著又拿出把片刀將姨娘在肩處的帶子鬆開，在姨娘的胳膊處上，乳房上規律地斜些劃出2—3厘米深的口子，對著姨娘說道：「這是為了更好的入料，基本上差不多了，可以下一步了。」



他對旁邊的徒弟一打手勢，那個徒弟竟然拿上了一個不知什麼製成的金屬架子，細細一看，這個金屬架子竟隱隱的有著女人的曲線，難道……



不出我所料，在周圍徒弟的幫助下，劉大師把姨娘立起來放到了架子裡，架子頂部的兩個金屬圈分別卡在姨娘的脖子和香肩處，側面的四根支柱不是垂直向下而上貼著姨娘的曲線慢慢的向下滑去，連接到下方的一個正方形的金屬框上，這樣，姨娘雖然沒有了腿，但是依然面向我們「站」起來了。



我在遠處看的呆了，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得人啊，雖然沒有了腿，但是這種淒美的感覺讓我至今難忘，姨娘似乎看到我的心思了，努力的抬起了頭給我眨了眨眼睛。



一個丫鬟上去把姨娘原本披散的長髮又一次的簡單盤了起來，一位成熟亮麗的姨娘又出現在我面前。



劉大師看到這樣的效果很滿意，命人在姨娘的身上刷上了另外的一種醬，然後對著姨娘說：「姑娘，接下來這道程序妳要好好忍受了，倘若妳覺得不行，現在就給我說，馬上就要下鍋了，現在結果了妳也沒事，反而少受些痛苦，要不……？」



姨娘此時已經沒力氣說話了，但是還是努力搖搖頭表示要堅持下去，劉大師也不說什麼了，吩咐了徒弟去準備，不一會，一鍋滾燙的熱油被端了上來。



劉大師指著鍋道：「這是我特地配置的料油，裡面已經放了16種佐料，姑娘妳可準備好啊！」



姨娘微微點頭，劉大師便順著姨娘的脖子將那熱油緩緩的倒了下去，此時的姨娘，雖然想努力的堅持，但是熱油澆身的痛苦讓她不禁的呻吟了起來。



慢慢的，劉大師把一整鍋的熱油均勻地澆在姨娘的身上，姨娘原來潔白的皮膚在醬和油的作用下已經成了古銅色，看著姨娘竟然可以堅持下來，劉大師心裡暗暗稱奇，果然不愧是一等一的食材啊，隨後滿意的看了看自己的作品，向徒弟揮了一揮手，徒弟們抬著姨娘的鐵架子向鍋台走去了。



張伯看到此景，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忙喊道：「開身畢，第五道：入鍋！」



鍋台上的大鍋早已經沸騰了，劉大師等徒弟們揭開鍋以後，命徒弟們往鍋裡注入些許涼水，直到鍋面恢復平靜才停止。



他向旁人解釋道：「食材入鍋，這一步極為關鍵，不能讓她遭到破壞，假若沸湯入鍋的話，不僅食材不能適應溫度而容易發生事故，而且肉質忽然遇熱，對將來的肉的品質影響巨大，只有從溫水煮起，才能讓食材慢慢適應溫度，最後才能保持其最本質的味道！」



眾人點頭稱是，大贊劉大師博學，劉大師看到溫度差不多了，才道：「好了，可以入鍋了，姑娘，走好啊！」



在一旁被人抬著的姨娘輕輕點頭，劉大師的徒弟們便把她向鍋裡放下去，由於鍋很大而姨娘又沒有了五臟六腑，最後沒想到姨娘竟然能在鍋裡漂浮起來，劉大師點點頭彷彿要的就是這種效果，命人拿了另外一種鍋蓋上來，這種鍋蓋由兩個半圓構成，每個半圓的中間又有個半圓形的洞，我已經猜到要幹什麼了，待徒弟們把該加的佐料加進去，劉大師大聲說道：「封鍋。」



一聲令下，兩個半圓形的鍋蓋合為一個整圓，姨娘的頭通過中間那個圓露了出來，脖子正好卡在了小圓之中，即保護了頭顱不受傷害，又固定了姨娘的身體，真是太妙了，鍋封好後，劉大師下令加火。



火爐裡的火由原來的文火逐漸的烈了起來，不一會，我就聽見鍋內的水沸騰了起來，姨娘的臉色越來越紅，偶爾還從口裡冒出一口熱氣，看得出來，她已經處於彌留之際了。



過了一會，姨娘的眼睛漸漸的變得暗淡了，我知道，在幾分鐘內，姨娘就會離開我們了。



就在姨娘的眼睛慢慢的合上我以為會再也睜不開的時候，我看到姨娘用她最後的力氣睜開了她的秀目，然後微笑著望著我，彷彿對我說：生日快樂，然後他的目光就漸漸的暗淡了，最後一次閉上了她的眼睛，再也沒有睜開過，只是，她的嘴角還帶著微笑，就像睡著了一般，姨娘是永遠的去了……



此時已經是下午六點了，人們等了這麼久早已經餓壞了，好在由姨娘內臟做的幾道小菜已經做好了，雖不是由大師親手烹製，但是大師高徒的手藝已經讓人回味無窮了，幹煸肥腸、糖醋子宮、?肚片、紅燒香肝……



雖然只是家常小菜，但大家吃的格外舒心，當然，這只是餐前開胃菜了，美味還在後頭了。



經過兩個小時的燉煮，大師宣布可以開鍋了，家丁們先是把提前準備好的青花瓷盤子拿過去，這可是按照姨娘的曲線量身定做。



大家把姨娘從鍋裡撈出來，將鐵架子打開，由大師與其首徒親自將姨娘放入盤內，姨娘的雙手平放在身體兩側，頭枕在盤子頂頭的玉枕頭上，嘴角的微笑依然沒有散去，就像夢裡有什麼好事情一樣，只是我知道姨娘永遠的不會做夢了。



劉大 ??師把鍋內的湯料乘出一些，澆在了姨娘的身上，之後一份肉湯俱全的美人宴便完成了。



等家丁把姨娘抬入席間，劉大師緊接著就開始介紹了：「老夫人，您司馬家人喜愛吃辣，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如此美好的食材若不用辣椒，恐怕妳老以及各位是不會滿意的，故老夫採用了上好的辣椒配７２種佐料做成了這道水煮美人湯，參照的是以前水煮魚的做法，但是如此上好的食材只做一個味道豈不是太可惜了？於是我又另闢蹊徑，於食材腹腔之內又做了一道小菜，別有一番滋味，請各位品嚐——！」



「好、好、好，老先生不愧是國之瑰寶，一道菜竟然有兩種味道，這是妙啊妙，那老身就先見識見識吧。」奶奶早已是喜笑顏開，不禁拿起筷子嚐了起來。



奶奶的第一筷子先是在姨娘的乳房之上夾了一塊肉，笑盈盈地放在嘴裡，一入嘴奶奶就不斷點頭：「妙、妙、妙僅僅這一塊肉我就已經覺得不枉此生了，大家嚐嚐，好好的嚐嚐」



奶奶的提意下，大家紛紛品嚐，不斷稱妙，我由於是今天的主角，得到特別的關照，分到了一塊臀肉和一個乳房，一口咬下去，竟沒有吃到過如此好吃的東西，不禁狼吞虎咽起來。



吃完後還不過癮，雖然辣的滿口發麻，但依然毫不遲疑地吃著，奶奶看我吃的香，笑道： 「別急，別急，還有個菜了，別吃飽了吃不下了。」



我一想起，忙提議趕快開下一道菜吧，看看姨娘肚子裡到底是什麼美味，奶奶欣然應允，劉大師用刀將姨娘肚子剖開，一股熱氣瞬間從姨娘的肚子裡冒了出來，緊接著露出了裡面白花花的美肉，眾人無不驚奇。



這次由我先動，我用筷子夾起了一片大腿肉慢慢的放入嘴裡，這片肉卻不像外面的肉那樣柔軟，而是非常的勁道，讓人在口裡越嚼約有滋味。



原先裡面的湯汁已經融入肉裡，倘若在醮上外面的辣湯，絕對又是另一番風味，果然不愧出自中華第一之手啊。



最後眾人動手，這頓飯是司馬家近年來吃的最高興，最美味的一餐了，最後我又分到了一隻姨娘的美腳，讓其他人羨慕不已。



這飯一直吃到晚上１０點多，等眾人將姨娘吃的只剩下骨頭的時候才意猶未盡的散去。



當然，姨娘的頭顱早在飯席間就已經保存好了，我沒有忘記答應姨娘的話將眾人沒有動過的肋骨與脊椎骨保存了起來，天天煲湯喝，直到沒有滋味了以後才餵了我的那條老狗。「



司馬宇的故事講完了，而柳旋儿確好像還沉浸在了故事之中，不一會，彷彿想到了什麼，猛然間問道：「小壞蛋，你說，你是不是也要把我的骨頭餵了那條老狗？」



「不會的，妳放心，那條老狗已經死去好多年了，不過… …」



「不過什麼？」



「它的孩子還在！」



「討厭，要死啊，非教訓你不可」二人就在頭等艙裡打鬧了起來。



飛機依舊是向上海飛去，明天，會有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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